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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姚姚兵兵、、张张东东强强

88 月月 1122 日日是是世界大象日，呼吁人们关注身处困境
的非洲象和亚洲象。当天，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
州野象谷景区，一群戴着花环的亚洲象悠闲漫步，巡游
一圈后，尽情享用胡萝卜、菠萝、西瓜等新鲜水果大餐。
来自各地的游客纷纷与这些憨态可掬的大块头合影。
尽管体型悬殊较大，但人与象的亲密接触呈现出一派
和谐景象。

而在西双版纳勐海县勐阿镇的南朗河村，十余头
亚洲象霸占了群众的农田，肆无忌惮地啃食尚未成熟
的甘蔗和玉米等农作物，所到之处一片狼藉。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生态保护力度，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亚洲象种群数量恢复增长。但由于栖息地破碎、保
护区内食物减少等因素，越来越多的亚洲象走出保护
区，来到人类生活区域，啃食田间作物、进村入户损坏
房屋、攻击村民。

面对生态保护中出现的“烦恼”，当地政府把群众
人身安全放在首位，在强化亚洲象保护的同时，投资修
建防象工程、开展监测预警、修建亚洲象食物源基地
等，努力破解“人象冲突”困局。

30 年间亚洲象数量翻番

据云南大学亚洲象研究中心教授陈明勇主编的
《中国野象》介绍，距今 6000 多万年前，地球上演化出
现的象类，当时有着庞大的家族。已发现的 400 余种象
化石表明它们曾经在地球上繁盛一时。然而，在漫长的
历史长河中，由于地质的演化、气候的变迁，大部分象
类由于适应不了变化的环境而逐渐消亡，如今只剩下
亚洲象和非洲象两个象类遗子。

在中国，亚洲象在 7000 多年前还曾广泛分布，自
周朝初开始，由黄河流域南迁；春秋战国时期，分布北
界为淮河流域；唐代时已退至长江以南，宋代时越过南
岭，如今已退至云南省的西双版纳、临沧和普洱等地，
且主要分布于西双版纳。

在西双版纳，人们一直认为能够见到野象是一件
很幸运的事，当地少数民族将它们当作吉祥的化身，长
期守护和保卫着它们。

1958 年，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当
时，考虑到我国野生亚洲象处于灭绝边缘，各级政府采
取了抢救性保护和管理措施。此后，云南省在亚洲象分
布的热带地区共建立了 11 处保护区，总面积约 51 万公
顷，形成了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主，地方级自然保护
区为补充的亚洲象保护网络，为亚洲象提供了庇护所。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天然林保护等生态修
复工程的实施，云南生态环境日益改善。与此同时，亚
洲象救护与保护力度也在加强，西双版纳、普洱、临沧
等地不断强化亚洲象栖息地保护与修复，积极开展亚
洲象收容救护，严厉打击猎杀亚洲象的违法行为，保护
成效明显。

由于部分象群时常在边境地区活动，近年来我国
还加强了与邻国的野象保护合作。2009 年至今，云南
西双版纳与老挝有关地区和部门已在边境地区合作建
立了总长约 220 公里、面积近 133 平方公里的跨境联
合保护区域，两国保护区管理机构还多次共同开展野
象种群调查、联合巡护、人员技术培训等工作。

“我们有效保护了以亚洲象为代表的各类珍稀濒
危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促进了区域热带雨林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西双版纳州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
站站长李中员说。该合作已成为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
保护的成功典范。

今年 7 月，中老铁路国内段的玉(溪)磨(憨)铁路
野象谷车站站前主体工程完工。为了保护亚洲象，野象
谷车站两端以隧道建设的模式穿越山体，绕开野象迁
移通道。

在位于野象谷附近的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
救助中心，救助象“羊妞”在世界大象日这天迎来了 4
岁生日，工作人员用香蕉、苹果、菠萝为它做了“生日蛋
糕”，给它洗澡、陪它玩耍、唱生日歌，祝愿它健康成长。

时间回溯到 2015 年 8 月。当时尚未满月的“羊妞”
因患有新生儿脐带感染，并伴有心力衰竭症状，被象群
遗弃在普洱市思茅区一农户家附近。农户向有关部门
上报后，救助队次日一早赶到现场，并将其送到亚洲象
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

“刚救回来时，‘羊妞’体质虚弱，很多专家都对这次
救助没抱多大希望，看着小象躺在垫子上奄奄一息，大

家非常担心。”曾负责照顾“羊妞”的饲养员陈继铭说，
多名专家、兽医、饲养员经过 5 天不眠不休的精心照料
和守护，小象血常规中白细胞的数量开始缓慢下降，精
神状态也渐渐好了起来。

如今，“羊妞”已经从救助时的 70 多公斤长到 800
多公斤，而且工作人员每天都带它到野外进行放归训
练，希望有朝一日它能回归大自然。

自 2008 年建成投入使用以来，该中心先后参与过
20 余次亚洲象野外救助工作，救助了 20 余头不同年
龄段的野象，其中 8 头象仍在救助中心接受专业的医
疗护理与康复训练。

监测显示，随着政府不断加大对亚洲象的保护力
度，30 年间，生活在云南的亚洲象数量从低谷时的
150 头左右增至 300 头左右。

“人象冲突”愈演愈烈

目前，云南省虽然在亚洲象分布区或潜在分布区
建立了 11 个自然保护区，但 10 个自然保护区属森林
生态系统保护类型，严格控制森林火灾、砍伐等。

云南省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负责人向如武
说，由于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人为干扰减少，郁闭度大
幅提高，亚洲象的可食用植物减少。

据森林资源清查数据分析，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森林覆盖率由 1983 年的 88 . 9% 增至 2016 年
的 97%，导致亚洲象主要食物野芭蕉、粽叶芦等林下
植物逐步演替为不可食用的木本植物。

“保护区内食物减少，野象种群数量不断增多，而
且野象食量较大，不少象群便逐步活动到保护区外取
食。一旦人象活动空间重叠，‘人象冲突’难以避免。”陈
明勇说，目前约有三分之二的野象生活在保护区外。

通过对野生亚洲象近 30 年的研究，陈明勇发现，
如今野象的一些行为已经发生了变化。他说，“以采食
为例，起初野象只是去百姓的庄稼地里偷吃一些作物，

后来它们发现庄稼地集中连片，很容易就能填饱肚子，

于是他们常常大摇大摆地在农田里采食。”

特别是去冬今春以来，云南长时间高温少雨，亚洲
象栖息地食物和水源进一步减少，迫使它们离开栖息
地，到林农交错区域寻找食物和水源，野象频繁肇事。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龙云海介
绍，6 月下旬以来，勐海象群直接住进了勐阿镇南朗河
村龙竹棚小组，吃睡在村子周边，有时不分昼夜地进村
破坏，围攻农户房屋、损毁建筑设施。初步统计，野象已
造成该村 120 余亩农作物受损，房屋损毁 20 多间。

直径约 40 厘米的脚印、践踏过的农田、损坏后的
房屋……这是记者在龙竹棚小组走访时见到的野象留
下的痕迹。

记者在 56 岁的村民张扎老家看到，他家的房子只
有一层，为了防止遭受野象攻击，他把床铺搬到在楼顶
搭起的帐篷中，作为夜间临时居所，里面还放着几袋玉
米和水稻。“前些年野象刚来时还有些怕人，现在它们
好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见到人会主动发起攻
击。”张扎老说，不少村民要么像他家一样在楼顶搭帐
篷，要么到亲戚家躲避大象。

勐阿镇镇长岩坎比介绍，逗留在该镇的象群是
2008 年从景洪过来的，2013 年以后该象群开始在勐
往乡、勐阿镇和普洱市澜沧县发展河乡一带活动，
2016 年以来，主要在勐阿镇活动。

“现在这群野象只有在休息和天气较热的情况下
才进林子，其余时间基本都在村民的农田和山地里觅
食。”岩坎比说，2014 年以来，这个象群已导致该镇 11
人死伤。

近年来，野象出现了向北迁移的趋势。1992 年，一
头野生亚洲象到普洱市思茅区境内活动以来，截至去
年底，该市境内约有 6 群共 130 余头野生亚洲象常年
定居，活动轨迹覆盖了 11 个乡镇约 23 个村民小组，象
群主要以农户种植的甘蔗、玉米、香蕉等农作物为食，
也对当地百姓构成了一定的安全隐患。

据云南省林草局统计，2013 年以来，亚洲象肇事共
造成 60 余人死伤；2011 至 2018 年间，野象肇事造成的
财产损失超过 1 .7 亿元。与此同时，2009 年至今已有 40
余头亚洲象因触电、掉入农业蓄水池等情况死亡。

此外，保护区外野生亚洲象的栖息地质量有所下
降。“近 20 年来，亚洲象分布区人口增加，经济发展，保
护区外大量轮歇地被开垦种植成橡胶、茶叶、咖啡等经
济作物。”陈明勇说，高速公路、水库等基础设施建设割
裂了原有连片的亚洲象栖息地，导致栖息地破碎化，也

加剧了“人象冲突”。

“大象食堂”促进“人象和谐”

我国先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云
南省及相关州市相继出台的地方性法规，使得自然
保护区建设、野生动物及栖息地保护步入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的轨道，为亚洲象提供了“保护伞”。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大渡岗乡关坪村委会三六队
小组村民许德明说，2015 年的一天清晨，一群野象
入侵同村王某家，王某在大吼大叫无果后，端起自制
枪支射向野象群，后发现一头母象死在自家鱼塘中，
王某因此而被判刑。

“尽管野象经常来村里肇事，可我们不允许伤害
野象。”许德明说，“但我们也需要受到保护。”

2017 年，当地政府在关坪村委会的三六队和香
烟箐两个小组开展防象围栏试点项目，用牢固的钢
管把两个村围了起来。

“现在我们住在村里感觉安全了。”许德明说。
为缓解“人象冲突”，自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

双版纳和普洱等地为亚洲象建设食物源基地(“大象
食堂”)，种植粽叶芦、芭蕉、竹子等亚洲象喜食植物
或给予季节性补食，努力营造亚洲象良好生存空间，
减少亚洲象进入人类生产生活区域。

8 月 9 日，普洱市思茅区六顺镇亚洲象食物源基
地建设启动，普洱市林草局和森林公安局在思茅、江
城、澜沧三个亚洲象经常活动的区县建“大象食堂”，种
下亚洲象喜食的芭蕉、玉米、甘蔗等植物，占地一万多
亩。

为了弥补野象给群众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
失，云南省自 1992 年开始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工作，
2010 年试点探索野生动物公众责任商业保险，2014
年覆盖全省。保费由政府承担，大象肇事后，由保险
公司给受损群众补偿。

与此同时，近年来实施的亚洲象预警监测，也有
效避免了多起野象伤人事件。

46 岁的赵平是勐海县勐往乡村民，由于野象频
繁到村里活动，在政府部门号召下，他于 2011 年开
始从事亚洲象监测预警工作。

每天早上 6 点左右，赵平就进入他负责的野象
活动区域，通过寻找脚印和粪便，听声音等，尽快锁
定野象位置。然后监测小组将使用无人机全天候跟
踪监测野象，并把其行踪及时通知村民。

2016 年 6 月，勐海县首次采用无人机对该地象
群进行全方位监测预警。初步统计，3 年多以来，已
成功避免“人象冲突”事件近 60 起。

去年 9月，云南省西双版纳勐海亚洲象监测预警中
心建成并投入试运行，能够将无人机监测、高清摄像装
置捕捉采集的影像、图片等实时反馈至“中心”，并通过
手机预警应用和微信平台及时发布亚洲象监测预警信
息，目前用户已超过 8.4万人。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让老百姓获取亚洲象活动的信
息，减少他们与野象直接冲突。”该中心工作人员郑璇
说。

经过持续不断的宣传，多数群众了解了大象的
危险性，但仍有部分村民和外来人员防象意识淡薄，
有的甚至会好奇围观。岩坎比说，“有时监测员发布了
大象活动踪迹后，还还有有人人刻刻意意去去观观看看大大象象，，留留下下了了巨巨
大大隐隐患患。。””

“研究发现，大象的面部没有表情肌，不会显示
喜怒哀乐，普普通通人人不不太太容容易易看看出出其其是是否否发发火火。。””陈陈明明
勇勇说说，，但但当当大大象象做做出出某某些些动动作作时时，，人人们们就就要要警警惕惕了了。。
比比如如，，大象不高兴时会把两只耳朵立起来，而当它们
用前脚踢土时，则表明忍无可忍、要发动攻击了。

此此外外，，陈陈明明勇勇指指出出，，大大象象是是攻攻击击性性很很强强的的动动物物，，
虽虽然然跑跑动动时时脚脚步步频频率率不不高高，，但但步步幅幅大大，，一一步步差差不不多多是是
普普通通人人的的四四五五步步，，人人们们至至少少要要保保持持与与大大象象 110000 米米以以
上上的的安安全全距距离离。。

陈陈明明勇勇说说，，其其实实有有亚亚洲洲象象分分布布的的国国家家如如印印度度和和
泰泰国国也也存存在在““人人象象冲冲突突””问问题题，，早早年年间间云云南南还还借借鉴鉴过过
有有关关国国家家所所采采取取的的防防象象措措施施，，比比如如修修建建防防象象沟沟、、电电围围
栏栏和和防防象象壁壁，，但但效效果果不不佳佳，，且且有有负负面面作作用用，，后后来来就就不不
用用了了。。

未未来来，，当当地地还还将将继继续续完完善善亚亚洲洲象象监监测测预预警警体体系系，，
最最大大程程度度减减少少人人象象直直接接冲冲突突，，同同时时增增加加亚亚洲洲象象食食物物
源源基基地地建建设设，，促促进进人人象象和和谐谐。。

陈继铭坐在地上，1600 多
斤重的救助象“羊妞”就在旁边
疯了一般地撒欢，一会儿跑过
去，一会儿跑过来，陈继铭满脸
若无其事的样子，一点儿不怕
“羊妞”会伤到他。

36 岁的陈继铭，如今已是
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
助中心“象爸爸”中的“老司
机”，除了负责饲养大象，还要
监督其他“象爸爸”。

得知饲养大象的工作是个
“香饽饽”，2002 年，陈继铭初
中刚毕业就去了老挝，学习如
何当一名“象爸爸”。

“17 年前，刚接触大象饲养
工作时，对大象一无所知，看到
大象就紧张。”陈继铭说。

为了了解大象并融入它
们，陈继铭谦虚地向老饲养员
“取经”，甚至偷师学艺，讨好
师傅。师傅带他去参加大象野
化训练，教他象语 、如何观察
大象采食、如何了解大象的习
性等。

“b a i ”是“走”的意思 ，
“ma”是“过来”的意思，“hao”

是“停”的意思。陈继铭说，“多
亏自己是傣族，象语也用的是
傣语，学习起来顺手多了。”

此外，很多东西需要自己
去摸索，比如大象哪些地方可
以碰，哪些地方不能碰，如果摸
到大象的敏感部位，可能会遭到攻击。陈
继铭说，“大象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如
果你摸大象屁股，它就会乱甩尾巴打到
你，如果不了解大象，可能会对自己的生
命造成威胁。”

为了尽快了解大象的习性，食物也
是重要的一招。陈继铭说，甘蔗、香蕉、胡
萝卜都是大象喜欢吃的，利用食物能够
较快取得它们的信任。

陈继铭在老挝学了 6 年，基本掌握
了饲养和驯养大象的技能就回了国，正
好赶上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
中心招聘“象爸爸”，再通过朋友的介绍，
于 2008 年 7 月成功应聘。

这个救助中心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
治州野象谷景区附近，2008 年建成投入
使用，是中国目前唯一以亚洲象救援与
繁育研究为核心的科研基地。

陈继铭说，“救助中心建成投入使用以
来，先后参与过 20 余次亚洲象野外救助工
作，救助了 20 余头不同年龄段的野象，其
中 8 头象仍在这里接受专业的医疗护理与
康复训练。”

应聘“象爸爸”到现在，陈继铭饲养
大象已经 11 个年头。陈继铭清晰地记得
自己饲养的第一头象是救助中心救助的

走私象“依嫩”。当时的小母象，
现在已经当上了妈妈，有个可
爱的象宝宝叫“忆双”。

“这几年参与救助和护理
救助象，我摸索出了一些新技
能。”陈继铭说，带“依嫩”的时
候遇到它挑食，给它香蕉它要
胡萝卜 ，给它胡萝卜它要香
蕉，特别为难。好在大象通人
性 ，最后通过不断的沟通交
流，“依嫩”才改掉了挑食的毛
病。

2015 年 8 月 18 日，陈继
铭参加了一次很有意义的野象
救助行动，并与这头救助象结
下了缘分，它就是网红象“羊
妞”。

当年 8 月 17 日下午，未满
月的“羊妞”闯入普洱市思茅港
镇橄榄坝村的一户农户家中。

接到农户报警后，救助队次日
一早赶到现场，通过检查发现，
“羊妞”患有新生儿脐带感染，
并伴有心力衰竭症状。各种病
症加之喝不到母乳引起的严重
营养不良，导致小象在救助过
程中多次出现休克。

陈继铭回忆，“羊妞”被救
回来后，救助中心开会讨论，为
它严格挑选了 4 名专职“象爸
爸”，入选的一个硬性条件是大
象饲养经验必须在 8 年以上。

陈继铭刚好满足各方面的要
求，得以入选。

护理“羊妞”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有
趣的事情。“羊妞”刚救助回来的时候需
要“象爸爸”24 小时陪护。半夜，“羊妞”

会跑来和“象爸爸”一起睡觉，把“象爸
爸”吓得够呛，最后不得不把“象爸爸”的
床换成高低床。

有一次带“羊妞”上山做康复训练，
它用舌头舔到滴水观音，导致中毒，下嘴
唇肿得非常厉害，大象医生为它清洗上
药，三天后才消肿。陈继铭说，“从那以
后，我们带它到野外进行康复训练，只要
遇到滴水观音，它就离得很远。”

如今，陈继铭当爸爸 5 年多了，已经
有两个孩子，但陪大象的时间远远超过
陪孩子的时间。

家人和孩子知道陈继铭在照顾“羊
妞”，都非常关心，每次回家孩子就问，
“爸爸，‘羊妞’现在好了没有？东西吃得多
不多？”陈继铭说，虽然是嘘寒问暖，但让
我感到很欣慰，毕竟通过我的工作，家人
也在关心亚洲象保护。

与象同行十七载，陈继铭说，“‘象爸
爸’把大象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已经舍
不得离开。”

（本报记者张东强、姚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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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

救助中心。

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
救助中心，“象爸爸”陈继铭在照顾
救助象“羊妞”。

本报记者张东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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